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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幼儿教师的负面报道时常占据着

诸多媒体的头版头条。从“江苏女幼师电熨斗烫伤 7

名儿童”到“温岭幼师虐童近百次”，再到令人发指

的“幼儿园全班遭老师针扎”等等，层出不穷的虐童

事件使得本应惠及民生的学前教育忽然之间成了

无数家长的忧心之地。毋庸置疑，此类行径经各类

媒体的传播后必然引发公众的极度愤慨，刺痛社会

的爱幼善心，使得原本美好的幼儿教师形象呈现断

崖式坍塌。
更令人担忧的是，上述事件所衍生的“负能量”

不仅已变异为广大幼儿教师挥不去的“抑郁症”，且

正演化为日常园内工作搬不走的“绊脚石”，更有可

能成为学前教育发展绕不开的“拦路虎”。如此境况

下，重塑幼儿教师的正面形象，为正处发展期的学前

教育营造良好的外部氛围势在必行。形象问题一般

被认为是一个传播学问题，这是因为，形象的塑造离

不开信息的传播，而传播哪些信息实际上又抹不去

“框架”的筛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传播学“框架”理
论为分析框架审视当前境况，以期为重塑幼儿教师

形象提供一种思考进路与些许实践对策。

一、“框架”及其互动层面：幼儿教师形象分析的

学理依据

长期以来，在新闻传播领域，框架理论已成为研

究形象问题的重要工具，数十年发展历程中百家争

鸣，其理论内涵也愈发繁杂。因而，从框架理论视角

重塑幼儿教师形象，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恰

切运用框架理论来分析幼儿教师形象问题？于是，我

们有必要对框架理论的内涵作简明梳理，进而选取

其中的合用思想作为我们分析问题的学理依据。
一般认为，框架理论的思想肇始于美国社会学

家欧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的名著《框架分

析》。在该书中，戈夫曼指出，“框架”代表个人组织事

件的原则与主观过程。他认为，社会事件纷繁复杂，

须透过符号转换方能成为人们的主观认知，这种转

换的过程是“框架”的基础。[1]换言之，“框架”是社会

事件从现实层面转换至人们的认知层面的桥梁，人

们藉由“框架”整合信息，了解事实。
事实上，戈夫曼所试图描述的问题是人们如何

接受与处理源自社会事件的各种信息，这本质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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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信息传播的核心议题。正因如此，框架理论后在

传播学领域踵事增华，诸多传播学者以其来研究大

众传播媒介如何报道社会事件，旨在检视传播媒介

如何介入大众主观认知客观现实的过程。正是在传

播学范畴中，美国框架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威廉·加

姆森（William A.Gamson）对“框架”的内涵做出了界

定。他认为，框架的定义分为两类：一是作为名词的

“框架”，喻指“边界”，即框架如同镜头，镜头内的实

景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基础；而作为动词的“框架”，
意为“架构”，指框架帮助人们建构意义，以了解社会

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脉络。加姆森进一步指出，传播媒

介中的框架兼具正面意义与负面效果。框架的正面

意义在于协助人们整理信息进而更有效地思考，而

其负面效果在于，它框限了人们主观认识社会的活

动，容易成为意识形态控制或刻板形象建构的主要

工具。[2]

综上可以发现，框架理论早期关注的是“框架”
在现实层面与认知层面的转换，而后期所强调的是

“框架”在信息传播的三重层面互动。[3]其中，有两个

重要的思想是本文分析幼儿教师形象问题的核心依

据（如图所示）。

“框架”形成的三重互动层面

首先，“框架”跨越了“三重层面”。一是现实层

面，客观现实是框架的缘起，无论建构怎样的框架必

须以现实为内核，当然，不同的框架中，这一内核会

有不同的再现方式。二是媒介层面，传播媒介是建构

框架的主要途径。理想情况下，媒介层面建构的框架

应与现实层面一致，但由于种种因素，实际中不可能

达到。三是认知层面，即在人们思想上形成的“框

架”，它一方面源自现实层面，另一方面又会受到媒

介层面的“框架”影响。
其次，“框架”是“互动”的。这就意味着“框架”具

有重新塑造的可能，并且，重塑需要从每一层面入

手，每一层面的改变都会影响其他两个层面，三个层

面的转换互动过程中将能实现最终的“框架”塑造。

大量事实已反复证明，在网络媒体飞速发展的

今天，他人认知的教师形象很多时候不仅源自对客

观真实的具体考察，而且更多产生于大众媒体建构

的一个看似真实的“虚拟世界”。正因如此，上述两点

对于分析当下幼儿教师形象问题而言至少有两方面

启示：第一，可从“框架”形成的三重层面着手检视幼

儿教师形象坍塌的具体情形，进而去找寻其背后的

深层原因。第二，由于三重层面是互动的，便可从每

一层面审思，寻求恰切的实践对策，协同重塑幼儿教

师的良好形象。下文论述正是依此结构展开。

二、框架理论视野下幼儿教师形象的坍塌景观

无论是前期如“春蚕”般的无私奉献，还是后期

如“园丁”般的悉心呵护，师道尊严的启蒙者这一正

面形象素来是人们对幼儿教师的固化认知。然而，从

框架理论的三重层面审视，我们发现，幼儿教师形象

已与过往的历史传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无论是现

实层面还是媒介层面，抑或是认知层面，幼师教师形

象已然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坍塌。为更为清楚呈现这

种坍塌景观，本文仅列举颇具代表性的一则案例：

10 月 24 日，网友“将讲 090080”在微博里发了

一张照片，照片里，女老师面带微笑地揪着一名男童

的左右耳朵将其提离地面，男童因剧痛张着嘴巴哇

哇大哭。该照片一经曝光就引起强烈关注，各路媒体

纷至沓来，纷纷报道或转载该事件。公众从不同媒介

获取到事件的相关信息，整个舆论开始众口一词地

地谴责甚至咒骂虐童幼师。[4]以上是对 2012 年 10 月

24 日震惊社会的“浙江温岭女幼师虐童”事件及其

影响的客观叙述，其他幼师虐童事件基本情况与其

大体一致。从框架理论的视角来看，在上述事件中，

幼儿教师形象的坍塌呈现出三重景观，即现实形象

的滑坡、媒体形象的颠覆与认知形象的偏差。
1.幼儿教师现实形象的滑坡

如果从比较的意义上看，以“频频”形容当下幼

师虐童事件的发生情况并不为过。这是因为，与其他

教育阶段相比，当下学前教育阶段中体罚事件的确

更多，且性质更为恶劣。究其原因，越来越多不合格

教师的出现是我们首先必须承认的现实。这里强调

的“不合格”主要是指存在部分“幼儿教师”尚未具备

教师资格，即是根本未曾获得担任教师的基本资格

证书。有调查显示，从全国范围来看，幼儿教师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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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资格证书的比例偏低，总体比例仅为 43.9%，其

中东部地区为 54.2%，中部地区为 43.9%，西部地区

为 33.7%。而这种现象在民办幼儿园更为严峻。对河

南省与江西省民办幼儿园的调查显示，均有超过

70%的幼儿教师尚未取得教师资格证。[5]教师资格证

不仅是幼儿教师从业的许可，也是幼儿教师资历的

证明，更是幼儿教师德行的保证。如果未经许可且尚

无资历，那么幼儿教师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各种各样

的问题便不难理解。尤其是在头顶“教师”光环的同

时却连基本的德行都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失德教

育事件的发生便更有可能，幼儿教师现实形象的滑

坡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言的“滑坡”，并不是认为

如今的幼儿教师在能力、学历等方面不如以往的教

师，相反，随着教育的发展，教师们这些素质都有了一

定的提升。之所以认为其“滑坡”，更多的是对幼儿教

师整体形象的一种判断。即是说，从总体上看，由于短

时间内幼儿教师数量的跨越式增长，部分未具备资格

且并不适合从事幼儿教师的人员进入了这个群体，他

们频频出现的失德行为使得幼儿教师整体上的现实

形象相对过往而言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滑坡。
2.幼儿教师媒介形象的颠覆

时下，在各类传播媒介中，幼儿教师形象的颠覆

已经显而易见。数据显示，仅在百度新闻以“幼师虐

童”搜索，相关新闻达 14200 余篇，且多为 2010 年以

来发布。此外，就连颇具权威性的百度百科都已经将

“幼师虐童”作为专有名词收录其中。更为严重的是，

时下有关幼儿教师的新闻报道正由“对个体的指责”
演变为“对集体的抨击”。颇具代表性的例子首推腾

讯新闻开设的《中小学观察站》栏目，该栏目 2014 年

第 12 期便以“幼师虐童！学前教育怎么了？”为主题，

汇集了近年来诸多虐童报道，其中不乏“拿什么拯救

你？学前教育？”、“幼教行业：整体滑坡”、“幼师生：

性别比扭曲，多有心理问题”等评论。[6]这些评论无

一例外地将矛头指向了整个幼教行业与学前教育

领域。当负面报道不断蔓延，当抨击指责不断泛化，

幼儿教师便在集体层面由历史传统中的“启蒙者”被
悄然颠覆成新闻报道里的“虐童人”，并且成为整个

幼教行业滑坡的罪魁祸首。
3.幼儿教师认知形象的偏差

一旦幼儿教师被舆论集体否定，一旦幼教行业被

媒体频频质疑，公众极易因此而产生各种焦虑：我的

孩子会受到伤害吗？教师还可以相信吗？幼儿园还值

得托付吗？于是，舐犊情深的无数家长们必然会惶恐

不安，进而千方百计地寻求“监控”之道。之后又备受

关注的“录音笔事件”与“摄像头争议”便是因此而生。
显然，无论是偷带录音笔还是强装摄像头，家长

们的舐犊之情应当获得理解。因而，需要理性反思的

首先不是家长们的应对方式是否合理，而是家长们为

何会采取如此方式应对。事实上，家长们形形色色的

应对策略折射出的实为关涉幼儿教师的信任危机。然

而，这种信任危机多源自一种缺乏证据的直观感知，

稍作统计便能发现，这种直观感知其实并没有多大可

信度。笔者对近年来被曝光的虐童做了一个简单的数

量统计后发现，自 2010 年至今，被媒体所曝光出来的

幼师虐童事件为二十余起，对应的涉事教师为三十余

人。如果从全国逾百万的幼儿教师队伍的角度来看的

话，虐童幼师显然仅占据极小的比例。抛开事件的性

质，仅从数量的角度看，如此比例并不算高，或许可以

说这是符合常理的一个比例。
正是基于上述考察，笔者窃以为，实际上隐藏在

诸多负面事件背后的真实面貌是：幼儿教师群体中

的“害群之马”其实仅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幼儿教师

都能够履行岗位的职责、完成本职的工作，并且还不

乏一部分教师，她们为了幼儿的健康成长能够去超

量工作与无私奉献。如此来看，前文提及的信任危机

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便在于公众并未了解广大幼儿

教师的真实面貌。从框架理论的视角来看，在数十起

幼师虐童事件发生后，源自现实层面与媒介层面的

关涉幼儿教师形象的“框架”已然对公众认知层面的

“框架”产生了影响，在三重层面的“框架”互动过程

中，社会公众对幼儿教师的认知形象已然发生偏差。

三、幼儿教师形象坍塌的教育学归因

理性审视幼儿教师形象坍塌的全过程，负面幼

儿教师形象肇始于现实层面的幼师虐童事件的频频

发生，加速于媒介层面的大众媒体对相关事件的集

中宣传，最终固化于公众认知层面对幼儿教师的信

任危机。在此过程中，导致幼儿教师形象坍塌的因素

必有很多，而本文主要站在教育学的立场反思其背

后的主因。延续前文的思路，下文针对幼儿教师形象

坍塌的三重景观分别剖析问题背后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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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实形象的滑坡源自准教师的培养未能先行

如前所述，现实形象出现滑坡首因在于一批不

合格教师的存在。因此，首先需要反思的问题是：为

何恰恰在此阶段会集中出现一批不合格的教师？从

时间上来看，自 2010 年起，我国学前教育开始跃升

式发展，其必备条件是大量的幼儿教师。即便当年就

相应扩大师范院校的招生规模，完成所需幼儿教师

的培养仍需一定的时间周期，一般专科学历教师需

三年，本科学历教师需四年，而初中毕业起点专科学

历则需五年。即是说，按正常教育体制，培养学前教

育大发展所需幼儿教师至少应需 3 年以上的时间。
然而，近年幼儿教师数量的增长情况却并非如

此。通过查阅教育部历年来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发现，2010 年之前的五年 （2006 年至 2009 年）

中，幼儿教师队伍数量增长量均不超过 10 万人 /

年，最高的为 2009 年的 9.58 万人；而自 2010 年起，

幼儿教师队伍成倍式增长，其中：2010 年增加 17.75

万人、2011 年增加 19.07 万人、2012 年 18.15 万人、
2013 年增加 20.76 万人。[7]显然，仅从数据来看，至少

在 2010 至 2013 年间，每年都会产生近 10 万非科班

出身的幼儿教师。不论这些教师的来源是否符合要

求，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这些非科班出生的教师算

不上完全合格的幼儿教师，原因在于，他们或是尚未

掌握学前教育的理论知识、或是尚未具备教育教学

的专业技能、或是尚未达到为人师表的师德要求。不
合格的幼儿教师的出现便意味着非正常教育事件发

生的概率会大大增加。概言之，依笔者陋见，当下幼

儿教师现实形象之所以滑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

在于，在学期教育大发展初期，对准幼儿教师的培养

未能先行，从而导致一批不合格人员混入幼师队伍，

成为“害群之马”。
2.媒介形象的颠覆凸显幼教舆论工作的缺位

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考量，合理地引导舆论、争
取舆论的广泛支持，已经成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8]幼儿教育领域的健康发展亦不例外。所

谓舆论，是指“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

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

和”。依此概念，吴康宁先生曾明言，合理舆论的关

键在于对“公众”与“表达”两大关键词的把握。首先，

舆论必须是“公众”的而不能是“个人”的。其次，舆论

是需要“表达”出来的，藏于内心的想法或囿于局部

的见解均不足以形成舆论。[9]在传播技术发达的今天，

无论多么强烈的意愿，若不以适切的方式向外界表

达，都难以成为舆论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合理的舆

论需要多方教育主体（如教育行政部门、幼儿教育专

家、教育媒体工作者等）的协同参与与适时发声。
因此，需要反思的是，在幼儿教师媒介形象加速

坍塌过程中，我们是否针对性地开展了幼教舆论工

作，从而有效体现各方教育主体的社会关怀。令人遗

憾的是，迄今来看，我们的幼教舆论工作在一定程度

上是缺位的。首先，涉事教育行政部门总是在负面事

件发生后开始危机公关，却忽视了在平时工作中针

对性地开展正面宣传工作。其次，少有幼儿教育专家

能在相关负面事件与公众信任危机产生后适时发

声，以科学理论引导公众进行负责任的原因分析与

建言献策。再者，在相关事件发生后，主流教育媒体

工作者也未能有效地借助主流教育媒体平台实事求

是地引导正面幼教舆论的形成。
3.认知形象的偏差反映媒介素养教育的不力

如前所述，公众舆论的极力抨击与无数家长的

过分质疑是认知形象偏差的现实表征，这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在新媒体形势下媒介素养教育的不力。媒

介素养教育自提出以来，批判性思维始终是其强调

的核心素养之一。“批判性思维者具有开明和公正的

心智，会搜寻证据，掌握全面信息，关注他人的观点

及其理由，不作超出证据的断言，愿意考虑不同思路

并校正观点。”[10]依此来看，倘若媒介素养教育能够

有效开展并能使得多数公众成为批判性思维者，那

么他们便能在极度愤慨之后回归理性，在随意抨击

之前如实考证，在全面了解幼儿教师的真实面貌后

便能合理认知相关负面事件。果若如此，那么这些公

众非但不会因对个别事件的愤慨而不负责任的随意

指责与无端猜忌，反而还能成为广大合格幼儿教师

群体的守卫者。

四、重塑幼儿教师形象的可能路径

如前所述，从框架理论的视角来看，关涉幼儿教

师形象的“框架”在三重层面互动，若要有效重塑幼

儿教师的良好形象，需从三重层面协同推进，寻求转

机。结合上述反思的教育学归因，下文针对性地提出

一些可能的实践路径。
1.着重加强部分新进幼师培训，优化现实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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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

理性审视当前关涉幼儿教师的新闻报道中的

“框架”，应当看到的是：在“框架”之内，媒体报道确

有其“客观”之成分，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事出有根。
基于此，要想优化客观真实形象，首先应从根源着

手，一方面要将确实不适合从事幼师职业的人员从

队伍中淘汰出去，另一方面应当使部分有可能转变

的人员由不合格转化为合格。
如前所述，在学前教育大发展的初期，一批非科

班出生的人员进入幼儿教师队伍，在比较的意义上

看，他们因为缺乏一些必需的素质而更有可能成为不

合格的幼儿教师。因此，当务之急更应针对这部分新

进教师展开考核培训。具体而言，首先是适当地考核，

如可以采取适当的心理测试，这种测试应能真正把深

层的素质测出来，以便能够对他们的个性心理特征是

否真正适合当幼儿教师加以甄别，确实不合适就应当

淘汰。其次是针对性培训，这主要是针对个性心理特

征符合幼儿教师要求而理论水平与实践技能有所欠

缺的部分群体。对于他们来说，培训的目标在于使其

由不合格转为合格。当然，如果想上述两方面的措施

能够得到切实执行，相关的教育制度保障不可或缺。
2.促进各方协同推进幼教舆论工作，修缮媒介

建构形象

媒体建构形象既是客观真实形象的再现，也是

公众认知形象的中介，在三者互动过程中发挥着“桥

梁”的关键作用。因此，如果说优化客观真实形象是

防患于未然，那修缮当下媒体上有关幼儿教师的刻

板印象便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根据框架理论的

启示，消除媒体上幼儿教师的刻板印象可从重新设

置正面的“框架”入手。在此过程中，各方教育主体应

共同参与、主动出击，以实际行动介入大众媒体的话

语空间，形成正面幼教舆论的强大合力。
对于教育行政部门来说，负面事件发生后的危

机公关固然重要，但平时工作中的积极引导更加不

可忽视。譬如，可以通过树立正面典型，让优秀个体

为幼儿教师代言。教育行政部门应试图通过多渠道

宣传让优秀教师走上前台、走向大众，以他们为典型

为幼儿教师建构积极向上的正面形象。对部分幼儿

教育专家而言，他们应充分发挥教育理论的社会关

怀与科学价值，借助报刊杂志适时发声，以现实为支

撑，凭证据来分析，引导公众更加理性的看待个体事

件。最后，对于教育媒体工作者而言，他们是开展幼

教舆论工作的中坚力量。教育媒体工作者应充分发

挥其媒体平台的效用，与其他各方共同营造良好的

幼教舆论氛围。概言之，当幼儿教师群体面临“媒介

形象颠覆”时，我们更需要各方力量的参与，只有教

育行政部门、相关教育专家、教育媒体工作者等各方

履行相应角色，幼儿教师们才能获得积极、合理的舆

论支持，才更有可能在舆论场域中受到公正评价，其

媒介形象方能得到及时修缮。
3.针对关键性群体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扭转公

众认知形象

从框架理论来看，优化现实外化形象与修缮媒

体建构形象均有助于公众认知形象的扭转。然而，需

要注意的是，这两种转变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难

在短时间内取得实效，尤其是在新闻报道环境并不

良好的当下。因而，通过提高关键性群体的媒介素养

尤其是批判性素养便显得更为直接有效。一直以来，

“媒介素养教育的主旨在于培养大众主动意识，使得

大众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学会甄辨媒介及其传播内

容的正价值与负价值。”[11]无疑，如果幼儿家长等关

键性群体能够批判性地认知有关幼儿教师的负面报

道、甄辨式地看待幼师虐童的个别事件，对于幼儿教

师的错误认知便能迅速扭转。具体而言，针对关键性

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可以依托家长学校、家园沟通

平台等载体，重点从以下两方面开展：

第一，帮助其细致了解新闻产生的过程。要想使

得幼儿家长等群体理性地看待幼师虐童事件的相关

报道，一个可取的途径是让他们知道当前新闻机构

是如何对这些报道进行加工和生产的。媒介素养教

育的核心是“解构”，即分解媒体信息、操作实践、流
程、机构以及影响的具体构件，并进行深入分析，通

过这种教育工作，使得大众了解新闻报道与现实生

活的异步关系。[12]显然，倘若幼儿家长等关键性群体

可接受此类培训，便能了解到新闻产生的基本方式

及其背后的人为因素，从而自主发现新闻报道与真

实事件间可能存在的不一致性。第二，引导其批判认

知新闻传递的文化。当下的媒介素养教育还需要超

越媒介解构，走向文化建构，从解构技巧转向批判素

养，培养爱和积极行动的能力。[13]从文化层面来看，

新闻报道中常常内在裹挟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控制

文化，操纵着公众对真实事件的认知。而媒介素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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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ince some teachers' abusingchild is exposed to the public by media, the image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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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就是要让人们去批判认知这种貌似价值无涉的

“框架”背后所蕴涵的意识形态控制力量。[14]也就是

说，我们应当着重培养关键性群体的批判性素养，引

导其在得出定论前主动搜寻相关证据，全面了解事

件信息，恰切认知部分新闻机构的娱乐性与营利性

动机，从而促进其自觉抵制此类新闻报道的奴役，主

动选取有正确判断的媒介信息。显然，如果上述媒介

素养教育能够切实有效，相关关键性群体不但自身

不会对幼儿教师产生错误认知，相反，他们还有可能

去主动维护幼儿教师的良好形象，在现实生活劝解

与引导存在认知形象偏差的其他群体。

五、结语

幼儿教师形象关系到教师的职业效能，关联着

幼儿园的教育质量，更关乎于学前教育的发展前景。
因此，有效扭转当前社会中弥漫着的对幼儿教师形

象的错误认知，是当前学前教育领域中不得不加以

考虑的重要课题。无疑，客观现实、媒介建构以及公

众认知是重塑幼儿教师形象需经历的三个不同的互

动侧面，每一类形象的改观均有利于另外两类形象

的提升，三者协同推进则能最为有效地重塑幼儿教

师的良好形象。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期待的是，

广大幼儿教师能自觉地从令人遗憾的负面事件中汲

取深刻教训，从社会各方的理性批判中反思良苦用

心，惟其如此，才能在职业倦怠时不忘初心，才能在

外界误解后安之若素，才能真正用爱诠释天使之名，

良好的幼儿教师形象方能“永葆青春”。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安徽省

重 大 教 育 舆 情 的 演 化 规 律 与 疏 导 路 径 研 究”
（AHSKQ2016D37）；“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

助项目”的部分成果。
（责任编辑 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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